
读+：人工智能给中国动画带来了怎样的挑
战和机遇？

孙立军：首先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带有某种
“不可逆”的属性。技术的发展永远是向前的，我
们与其悲叹“技术吞噬人类文明”，不如思考人类
无法被技术取代的优势是什么，以及人类的优势
如何与人工智能实现优势互补。

人类的优势在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感知力与
兼容理性与感性的创造力，而人工智能的优势则
在于大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基于某个概念、某种
风格、某类题材给出多元化的视觉阐释路径，极大
程度上扩展个体的艺术与人文视野，让个体的创
作活动更具有群体性。

落实到“讲好中国故事”这点，我想正如中国
动画学派一贯强调的“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
我们应当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与人文环境下增强自
身的原创力，赋予民族化的工艺技法与美学风格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态，在创作中融入艺术家对
当代国人火热生活图景的感知，在“已知”中创造

“未知”，传达当代国人的情感诉求与未来期许，由
此来讲好真正富有“精、气、神”、诉诸心灵的“中国

故事”。
我们应当坚守对本时代、本民族艺术文化精

神的继承与发扬，而在万物互联、媒介融合的当
下，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自身对中国审美敏锐且精
准的“判断力”。既要使人工智能“为我所用”，又
要谨防成为其“吹鼓手”，对技术的发展保持审慎
的乐观，进而思考当如何建构带有华夏文化属性
与审美思维的数据库，如何精进算法的底层逻辑，
以生成真正能够彰显中国审美之灵韵的素材，进
而更好地辅助当代文艺工作者完成更为高效、更
为优质、更具创造力与感染力的艺术创作，我想这
是我们在视觉文化领域“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我现在同时在拍着5部长片和短片，这在没有
AI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5部片子，最小的团队
只有两个人，最多的只有7个人。当年我拍《小兵
张嘎》的时候，团队有600人！如果用传统做法我
要花5000万元的话，我现在500万元就够；原来要
花500万元的，我现在可能10万元就够。现在是

“智能影像时代”，这是中国动画的机遇。
挑战当然也有，如果素材库都是国外生成的，它

出来的视觉形象不都是国外的形象吗？要向世界讲

中国审美，我们要树立自己的审美标准，我们要更多
地让AI大数据库中有中国的方案，有中国的东西。
这是现在最难做的，还不能说已经攻克了。

读+：您认为中国动画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
续写新篇章呢？

孙立军：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找到“中国
动画学派”给我们留下的精神，比如说“不模仿他
人，不重复自己”，它的核心就是创新。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能够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能够和世
界的不同文化进行相互观照。

第三个就是要服务大众，服务人民，而不是简
单地服务商业。比如电视台17时30分到19时之
间播放的动画，它首先是给低龄孩子看的，它的对
白不要太多，它不要有任何攻击性语言，不要用有
可能带来不适的画面，它们在形象上要讲究“善”，
温和一点，色彩不要那么艳丽。

中国动画的未来要更加精细化，要在生理学、
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化学等方面进行准备，
要做好不同阶段的精神食粮。

读+：“中国动画学派”辉煌的时候，在国际上
得过40多个奖；同期还有“萨格勒布动画学派”，
得过400多个奖；此外加拿大的沙土动画、美国的
商业动画、英国的黏土动画、法国的针幕动画、捷
克的木偶动画……很多国家都开创了本国有代表
性的动画品类，如今，这些学派、风格，都怎样了？

孙立军：包括中国动画学派在内，这些学派、
流派和风格的诞生，都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相竞争的大背景中。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的变
化，这种“群体性”现在都归为大众化，当时主流

的、红极一时的创作群体，他们的艺术主张也在发
生变化，后面的传承人也都各自发展或者说各自
为战。

读+：那些风格理念有没有传承下来？
孙立军：风格和理念都有传承，但是动画这门

艺术，它在制作过程中投入比较大。随着技术的
不断变化，传统的制作工艺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
英国的黏土动画，它的代表作有《小鸡快跑》《小羊
肖恩》，实际上已经不再纯粹用黏土了，到了后期

它都是综合材料，比方说树脂硅胶，里边的关节都
借助了高精的机械制作。

从市场上来讲，动画要求的条件也比较特
殊。它强调规范化，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以
就会越来越趋同。比如迪士尼的一些产品，是全
球数十个国家在给它做加工，几十年在做这一个，
所以现在的风格流派由个性化向个性和共性兼容
这样一个方向在发展，也不再像原来特别强调地
域性的风格，很难再像当年形成一种流派。现在
的商业动漫，就是美日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的商业动漫，就是美日两个“超级大国”

一味强调传统模式，“那是迂腐和僵化”

读+：现在回头看，“中国动画学派”有哪些优
点和不足？我们是应该坚持那些传统，还是要填
充新的特质？

孙立军：“中国动画学派”一大贡献是向世界
动画大家庭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审美，这是值得
我们骄傲的。在当时我们国家还非常落后的情况
下，我们的动画站在世界强国当中，日本也向我们
学习。

当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诞生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它没有市场意识，所以它的长度不一，
短的十来分钟，长的二三十分钟，它既不适合在电
视上放，也不适合在电影院放。电视动画出来以
后，中国动画也没有跟上这样一个制片节奏。

从内核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我们“过于强调
了自我”。比如说齐白石的写意，过于强调了齐白
石自身的艺术家风格，它就带来大批量生产的难
度。这种个性化的艺术，它的长周期、高投入不适

合动画的市场化推广。简单地说，如果现在再回
过头来做一部《小蝌蚪找妈妈》，可能需要过亿元
投资，结果只做一个20分钟上下的短片，哪一个
企业也不会投资的。我们动画学派很多作品是不
计成本、不计周期的。

另外一点，中国动画学派大多是以神话这种
单一的题材来挖掘，我们在现代文明进程当中需
要不同的知识和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全民科普意
识就比较弱。

所以，如果一味强调“中国动画学派”的传统
模式，我觉得那是迂腐和僵化的。

另一方面，当下如果走出去，我觉得首先还是
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记得陈丹青讲过，中国人
画油画，西方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画的，他的语
言从基因上就有自身的特点和气质。我作为一个
中国人，我不喜欢看美国人做中国的东西；同样的
我要是日本人，我也不喜欢中国人做一个日本人

的东西。世界文化是多民族多样性的，只有文化
的多样性才带来人类文化文明的丰富多彩。

第二，我们要用世界能够喜欢或者接受的语
言，电影是西方发明的，动画就是电影语言的一部
分。你用西方的这种语言去讲中国故事的时候，
你必须能了解西方语言一些基本的特点。举个例
子，镜头不是画面，它是先镜头后画面，我们中国
的美术电影是先美术后电影，这个观念就要改变。

美国人用花木兰、功夫熊猫这些中国文化符
号，讲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有时候就得要学
习，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自己的审美的狭隘的
阶段，你要拿这样的作品去向世界讲故事，可能也
不是全面的。但是反过头来，如果你讲了半天，讲
的是西方人的故事，肯定是更不好的。所以我觉
得一是要坚持走民族化，走自己的道路，第二个要
尊重世界语言，学习好世界语言。如果夜郎自大，
你的文化传播不出去。

人工智能“不可逆”，中国动画有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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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在民族土壤里生根

最近一人食的时候重温了几个短片，其中之一是1962年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没头脑和不高兴》，观影愉快很适合下饭。

“老虎你该死了。”“不！我不高兴！”然后“不高兴”老虎追
打起武松来了，观演的小朋友们再追着打老虎。直接打破了
第四堵墙。

朋友问我：吃饭看这个不是要喷饭？
那不至于，中式的委婉含蓄，只让人会心一笑。弹幕飘

过：爷青回；自信放光芒；音乐太绝了；那时车马很慢，用心雕
琢作品；太牛了，破次元壁的方式很新颖别致……好多致敬。

还有1961年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齐白石的一帧帧

水墨画动起来了，故事在纯洁无邪之中又带着果决和勇气。评
论区里有人留言：动画里，最后小蝌蚪找到了妈妈，让我非常感
动。现实里，国产动画片找错了方向，让我非常着急。

“要使中国动画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必须在自己民族
传统土壤里生根。”说这话的是中国动画的奠基人万籁鸣，中国
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动画片，追溯到万氏兄弟在1926年创作的

《大闹画室》，似乎今天看不到了。他们在1941年推出的《铁扇
公主》，已经有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启发了日本漫画宗师手冢治
虫，他在1959年撰文《栩栩如生的影片》，文中还提及《铁扇公
主》在宣传抗日中的巨大影响。 王永芳

本月，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一部7分钟的8K超高清动画短片《门神》荣获“最佳美术片”提名，此前，《门神》已经荣获釜山国际艺术节、

“国际创意艺术大赛”动画金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门神》导演的名字有点怪——叫“凡悲鲁”。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北电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的笔名，源于凡·高、徐悲鸿、鲁迅。

从1984年投身动画专业算起，孙立军拿奖已经拿到手软。10年前，他拍的国内首部全龄化“合家欢”类型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就得过“五个一工

程”奖、华表奖、金鸡奖；但是他尊奉20世纪“中国动画学派”的宗旨“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每拍一部都有所创新——7分钟《门神》是8K超高

清，没有用AI技术；90分钟《愚公移山》则是全流程AI制作，除他之外，团队只用了2个人，已经准备登陆院线大银幕。

他的创新还有很多，作为目前“中国做动画院线电影最多的人”，他现在思考的是，在“智能影像时代”，如何实现中国动画的现代化。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孙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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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生可以分成几次活 专栏 植物的“鲸落”是生命的礼赞 读书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北电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

学好世界语言，创造中国风格的国际动画大片

“中国动画学派”曾经辉煌

作为学者，孙立军出版过《中国动画史》等近30部著作。他把中国百年动画
史分为六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到30年代，电影和动画先后传入中国，中国艺术家
开始进行本土动画探索。《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大闹画室》等动画片拉开了中国
动画的创作帷幕。

第二个阶段是1931—1948年，出现了一批抗日宣传动画片如《同胞速醒》《精
诚团结》《国货年》。万氏兄弟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亚洲
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等。值得一提的是，《铁扇公主》1943年在日本公映，
深深吸引了一位日本少年，他自此决定放弃医学专业，从事动画创作。他就是日
本的动漫鼻祖、《铁臂阿童木》的导演手冢治虫。

第三个阶段是1949—1977年。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动画艺术家们开始尝试
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应用到动画制作之中，《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一批水墨
动画短片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大闹天宫》等一批以散点透视为整体画法的动画
片横空出世，震动了国际动画界，出现了“中国动画学派”这个说法。

第四个阶段是1978—1988年，《哪吒闹海》《金猴降妖》等动画片掀起了中国
动画学派的第二次创作高潮。

第五个阶段是1989—1999年，《宝莲灯》《猫咪小贝》《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等动画片开始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动画转型。

第六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从政策上大力扶持动画产
业，同时中国动画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动画的类型、题材、传播方式等
都进一步多元化。数量、质量与技术水准都有了较大提升。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收入超过50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收入
最高的动画电影；2023年《长安三万里》最终总票房18.24亿，总观影人次4415.5万。

从动画电影数量上来看，2023年新上映动画电影数量为62部，其中国产动画
37部，动画电影累计票房79.98亿元，在总票房中占比达14.56%，接近发达国家动
画电影票房占比水平。

孙立军认为，目前国产动画电影的生产数量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在国际上位
列前茅，在质量上也有所提升，在受众定位上呈现出扩大化、细分化的特征，在题
材与类型上也不断拓展，文化渗透力有所增强。然而相较于“中国学派”的经典
作品，东方神韵在当下诸多的动画电影中明显缺失，中国动画中不乏被诟病模仿
美日风格的作品。在国际上，拿得出手、叫得响的中国动画作品，还不是很多。

他在宫崎骏工作室看到光影里的尘埃

孙立军是中国最早一批外派学习电脑三维动画技术的人之一，当时派出去
四个人，他是其中唯一一个动画专业出身的，得益于形象思维惯性，他在初步接
触三维动画技术时相对要得心应手。

宫崎骏《哈尔的移动城堡》制作到一半的时候，孙立军前去参观。在拍摄现场，
“我看到灯光打在其手绘的背景上，看到光束中漂浮着的尘埃，看到空气中的尘埃也
参与到影像创作中，”孙立军由此理解了宫崎骏对计算机的反感。宫崎骏认为电影是

“物质”的，计算机生成的图像是虚拟的，他不认为计算机生成的东西是“物质”。
孙立军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班”学长们留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若没有拍过35毫米胶片就不配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孙立军从24岁毕业
直到38岁才等到这样一个机会，真正意义上做了一部35毫米胶片的、由自己导
演的动画片《小兵张嘎》。那是2000年，没有人给他投一分钱。当时他拿着策划
去咨询，得到的答复都是现在做这样的儿童电影是不行的。后来他自筹资金签
下了版权，开始了小兵张嘎的“梦幻之旅”。原本计划三年能做完，却用了六年时
间。当时团队的成员平均年龄26岁，大部分都没有系统学过动画。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小兵张嘎》六年磨一剑，最后完成，获得了“华表奖”。
2011年他拍了《兔侠传奇》，虽然在国内由于排片等原因仅有1800万元的票

房成绩，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将版权销售到了100个国家，是中国动画最早开始
向好莱坞发行的尝试之一，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最好的成绩之一。

2018年，他带领团队创作完成水墨动画《秋实》，片长不到4分钟，入围第七十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这是唯一一部入围该单元的中国影片，也是传承

“中国动画学派”美学重返国际舞台之作。“我自豪地跟你说，现场放映世界各地
10多部动画片、8部剧情片，我的作品掌声是最多的。鲜明的中国审美，鲜明的中
国写意兼工笔画风，鲜明的中国哲思！”

同样值得孙立军骄傲的还有：“我是目前中国做动画院线电影最多的人，如
果不赚钱，没有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资本他也不会投给我。”

他高度重视技术，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动画是技术的产
物”。201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建立数字影视动画创作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下设中国动画学派关键技术实验室、影视动画虚拟制作技术实验室、影视动画虚
拟拍摄实验室、8K超高清影像技术实验室、VR/AR影像技术实验室、人工智能影
像技术实验室、影视动画数字灯光实验室、数字角色创新实验室、数字影视动画
声音实验室、微缩艺术实验室等。

今年8月，孙立军画册《AI与绘画：当代图像正发生》出版，这是全球首部由艺
术家与人工智能通力合作完成的画集，“我通过多方查验，我是世界第一个”。孙
立军先让AI学习自己的画作，然后把书中10%的作品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由
AI完成的画，有些我认为超过了我自己的画，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画不过我。”

他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式的绘画，旨在通过反复训练实现某种视觉风格与审美
范式的精确复制。人类画作质量不仅在于功底，更在于创作者的直觉、情感和个人经
验在某个当下与特定环境所碰撞出的‘临场感’。”于是，他更有底气面对人工智能了。

孙立军

孙立军导演的第二部8K中国风水墨动画作品，也是首部圆构图8K水墨动画电影短片《立秋》，其中的虫子是这般制作出来的。
图源：数字影视动画创作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